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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文化周刊 作品

家在海南流年剪影

动物档案

花诗
■ 孙文波

风接了花来临。雨洗其娇艳。
满城人欢呼迎候。吟诗者又骚唚。
有人脱冬衣。有人谋郊游。
我等待一场送别，然后驾车长途跋涉。
其间我翻典籍，字里行间看古今同异，
感觉轮回大于命，都是剩字诀。
这好像暗示着我应该重复古人做过的事，
必须叹息花落如泥。真是没进步。
野心让我揣摩，能不能来点变化？
譬如不为花喜，不为花悲。只是冷眼旁观。
我愿意做一个旁观者。冷眼，看花开花谢。
我更关心将要开始的旅行，
一路会发生什么。我希望道路通畅。
让我在一日千里中，体会快的速度；
快，带来了快的快感。应该安逸。

春日纪事
■ 颜小烟

我有过一次逃离
在春天的夜晚
张开孤独的翅膀
仿佛一只白鹭

水面的波光，吞噬了夜色的旖旎
万家灯火，你的窗台栖息着
一朵盛开的花朵
或是一片飘零的叶子

我梳理羽毛的速度
低于一朵玉兰绽放的时间

镜子里的光，忽明忽暗
故乡的那缕炊烟
还停留在摊开的书页里

我的思念与日俱增
那年冬天脱下的外套
还藏着七里香的气味

一场抒情的小雨
■ 陈才锋

一朵云陷入风
将阳光揉皱
雨有了抒情的冲动
麦地长满了翅膀
追风的姿势
像是嵌入了记忆
凝望远方
这场小雨滋润着
我的童年
和未来
从未远离彼和此

西江月·保亭罗葵村
■ 赵小天

万绿红霞尽染，
飞泉遥挂前川。
云端弯路入深山，
世外桃园突现。
致富要须勤勉，
扶贫何惧艰难。
前程中国梦将圆，
大地春光灿烂。

忆江南·东坡书院
■ 阿福

桄榔迹，
古树绿参天。
东去大江留赤壁，
西斜明月照无眠。
阅不尽诗篇。

七律·赏梅(外一首)

■ 陈良真

琼台书院聚龙宫，
老树新枝沐丽风。
晨气沉芳岚气净，
暗香浮动翰香融。
任凭寒露侵花俏，
但得暖流溢绿丛。
人若素梅无限意，
师恩百载忆宝公。

梅赞
北木南迁书院栽，
无雪衬伴更喜开。
不改秉性彰高洁，
独秀春芳艳琼台。

■ 钟捷东

海口遵谭儒冯村有一口老井，
名曰“丹发井”，井深28米，近200
级台阶，井身螺转近垂直而上下。
拾级入井，如入深洞，清凉之气扑
面而来，此井水曾经供周边几个村
庄村民饮用。丹发井的历史颇为
久远，据井口石碑上面的文字记载
显示，该井是明代经人工开凿千层
玄武岩石壁而得，现在井身四周的
断石赫然。在井底抬头仰望，头顶
上全是坚硬的玄武岩，阳光从“一
线天”的窄缝中洒下几缕。

遵谭的卜创村位于东线高速
公路龙泉出口西侧，村里保存有古
庙、古井、古城墙等。它之所以出
名，是因为这里是古时珠崖郡治所
在地，号称“海南文化源头”。该村
有两个较大的古迹，一个是六神
庙，供奉六神；另一个就是“珠崖
井”，据说是汉代将军马伏波带兵
驻扎在此开凿出来的，深约20米。
沿石梯下到井水边，井水在微风中
荡漾，井底细小沙石清晰可见。珠
崖井是海南罕见的双台阶水井，据
说是为了方便官兵们汲水而设置
的，台阶的一边是官兵使用，另一
边则是百姓使用，罕见的双台阶见
证着此井当年的辉煌。珠崖井不
远处的湧潭村，是海南四大历史
文化名村，曾经出了进士、举人多
达18人，“五里三进士”就出现在
该村，该村也是海南最多的“牌坊
村”，诞生“海南的花木兰”蔡九
娘。珠崖井也是羊山地区的著名
的“过冬井”，没有干枯期，直到现
在还有水。当年冬季来临，其他水
井都逐渐干枯了以后，遵谭、十字

路和新坡等乡镇的村民都到此汲
水，艰难地度过干旱之年。据当地
人描述，当时春节前后，周围百姓
纷纷起早摸黑打着火把，排着长队
来汲水，场面甚为壮观。据说井的
最底处有石牌写着“贞元二年”，但
是竟然此井从未干枯，是谁见过这
样的石牌，不得而知。

位于遵谭镇东南两华里处的
养明井，是海口火山地区再普通
不过的井，井面宽、深不过十米，
呈田螺状，水清而终年不涸，属地
下自然泉水，井壁由火山乱石囤
砌而成，显得粗犷而自然。说是
井，其实更像个大石水窟。相传
宋代时此处常水气升腾，群羊每
次从此路过，常常会俯身跪拜于
此，所以也叫“羊拜井”，周公就是
因为看到群羊跪拜，才令乡民凿
井得此泉水。距离此井十步之地
有一个天后圣母庙，还有一个养
明学校，是火山地区常见的庙为
校，校庙一体。依稀记得我童年
时学校门前有两幅对联：“养成羽
翔冲超汉，明达天机出凡常”。距
离养生井百米处有一坟冢，为周
氏过琼始祖、宋代进士、翰林大学
士周秀梅墓。周秀梅生性秉直坦
率，为人谦恭宽和，品行端庄淳
厚，不屈权威，为官清廉，不争宠
恋禄，熟知诗书经文，崇文重教，
以“耕读传世”为荣，子孙后人多
有建树，后族先后出了周宾、周宗
本、周世昭三名进士，有“一族三
进士”美称。据儒孙村老人说，自
周秀梅落籍遵谭镇后不遗余力地

“敷扬文教”，使乡人多受其惠。
凿井执教，除陋助民，庙、井、校均
他所创建。建校授业解惑，既是

方便子孙后人，也可荫泽乡里，造
福一方。如此算来，井与校已有
八百多年的历史，养明井是古井，
养明学校更是传播中原文化的摇
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遵谭的
老人忘不了昔日祖祖辈辈凿井和
挑水之艰辛。由于地处典型的玄
武岩地带，地下水埋藏在岩层下，
水位低，靠人工开凿厚度达几十米
坚硬的火山岩层，历经数年方挖到
水源。再加上井少路远，最近的井
离家也有一里半里路，远者则有数
里、十多里，而且台阶那么窄，既陡
又滑，上下都要小心，稍不留神就
会撞坏水桶，甚至摔下水井。先人
一直认为井里有水神，所以为了保
佑井水长流，润泽百姓，村民在井里
安放“井公”来祭拜。“井公”意在保
护水井和挑水村民的安全，不小心
滑倒时，可以扶着石雕安全走出
井。在很多井的井口地面上还置有
几个大石盆，方便挑水村民洗衣
服。每年二月初一为“禁井”日，禁
半天或者一天，防止冒犯井神和井
泉干枯，从科学角度来说，也可以让
水源得到净化。这种做法在遵谭流
传了很多很多年。

水是生命之源。遵谭曾经因
为缺水，人们的生存是一大考验，
找水、挖井、蓄水，成为遵谭人的生
存技能。从家里到井口，大人稳健
的步伐不知走了多少趟；从井口到
家里，孩子稚嫩的肩膀也摇摇晃晃
地挑起家庭的重任。由于每年有
四五个月的枯水期，于是每家每户
屋檐下或庭院内都放置许多大缸，
用于装储挑回家来的井水和接装
雨水，保证人畜有较充足的饮用

水。所以，从各家庭院中水缸的多
寡，大致可看出其家境的贫富程
度。此外，为适应村民打水、挑水
的需要，本地区还出现世代专门绞
制打水缆绳，制作和补焊挑水桶的
专业店铺。

美不美，家乡水。在人类生活
中，“井”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遵谭的老
井，承载着历史的风尘，“深”“陡”
和“险”是其共同的特点。时光流
逝，岁月更迭，随着社会发展和农
村居民用水逐渐自来水化，遵谭的
老井以及与井有关的民俗已经逐
渐消声匿迹，曾经很重要的水缸大
多也失去用途，仅成为一种摆设，

“井公”当然也几乎全断了香火。
现在人们使用的机井抽出的水是
火山岩层下的优质矿泉水，也就是
说现在的遵谭，连人们浇菜以及
猪、狗和猫喝的水都是优质矿泉水
了。虽然遵谭人早就结束了去老
井汲水的历史，所有老井也完成了
它们的光荣使命，但是深邃的井
身，漫长的石阶，还有人们挑水沉
重的喘息声，以及脚步扣响石阶的
声音，似乎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
消失。

遵谭，是一个不小心就会触碰
到历史的地方。遵谭的老井，催升
了村庄的炊烟，支撑了人们顽强的
生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勤劳朴
实的品行；遵谭的老井，映照着时
光的流逝和物是人非的变迁，它们
仿佛是村庄的明眸，目睹了村民的
繁衍生息、婚丧嫁娶；遵谭的老井，
镌刻着人们的记忆，预见一个个清
晰明朗的日子，也滋养了一方乡土
文化。

遵谭的老井

晚间锻炼的好处是静，连吹过树梢枝头的风都是静的，风从一棵
树吹向另一棵树，哗哗的溪流一般，也是夜的深山里的溪流。突地携
来一阵花香。要引人立一会儿分辨：是白兰花？是白兰花。花友说
白兰花瓣放茶叶罐里，泡茶时有隐香流动，但要新鲜的。院里白兰花
树多是30米左右的乔木。我只能拣落了一地的花瓣，常放衣袋枕
侧，转身抽手，那香也是家常温香。

南国花树多有花瓣坠地依然鲜好者，凤凰木、木棉花、鸡蛋花是
其中姣姣者。似对树梢枝头无多依恋，亦无从尘土开出花来那般显
赫。似乎它就应该在那里，零落尘土亦无自恋。一阵风过，它也会摇
摆着追着走一遭，风走了，被吹成正面反面它也不在意，也都好看。
白兰花瓣落地已稍泛黄，花香稍温，枝头花香要鲜亮。院里有三株白
兰花树，一株在前楼侧，一株中区，一株东区。东区那株台风曾折断
几半，夜间花香便自它流转而来。

草人说：在广东中山时，竹苑市场路边有两棵白兰树，叶冠巨
大，花香宜人，每每经过仰头看得流连忘归。此时街巷中也有阿婆
提竹篮兜售白兰花，用丝线串串，遇到时也会停下来品赏。这时白
兰花可以近在鼻息之间，可惜无佳人。若是有了，送一串做玉颈上
的项链，那悦目的纯白，流动的花香，应可倾国倾城吧。

言语间，我也便在那中山街头，那两棵白兰树下了。只是我并无佳
人念，只觉得花香经他的记忆，从我此刻的海口夜晚流转到他往日的中
山街头，已然倾国倾城。在海南，树花多自长自开自漂落，漂落亦无人
理。我去拣落花（白兰花落地时已分裂成花瓣），还要常常回答“你拣它
做什么呀”之类问题。没有粤人的惜花意，亦无阿婆丝线串它的情意。
但如此“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大约也合天地不仁。

初遇此花，是大雪纷飞的新疆。L从宾馆楼梯走下来，我上去迎
他。见他衣领外别一只白花，衣裳是深色衣裳，花是玲珑的白，隐约
静香与窗外飘飞的雪花相衬。L把花从衣襟解下，低身戴我衣扣
旁。我只是静静立着。莫名想到一个词：君子如响。后来才知道这
花名叫白兰花。

更早一些呢，是新疆大雪纷飞的童年。奶奶说：把白兰花別在衣
服上……奶奶说的是她年轻时的上海，我听着，只觉别致风雅。却想
象不出此花模样。不想多年后奶奶没了，白兰树亭亭如盖，四季花开
门前。

宋时杨万里写白兰花：一粲不曾容易发，清香何自遍人间。不知
他写此花时可否有忆，忆的又是谁。

猫
■ 严敬

猫做了很多坏事。假若像传说的那
样，猫是老鼠的死对头，那么老鼠将会减少
许多。实际上，村子里有许多猫，也有许多
老鼠，猫鼠住在同一个地方，相安无事。

猫捉树上的小鸟，也偷袭屋檐下的鸽
子。

它躲在树杈上，等小鸟停在树枝，便伸
爪扑捉小鸟。不过，这需要相当的技巧，否
则，很难得手。它的伏击成效不大，它会把
目光转向鸟窝。雏鸟往往成为它的美餐。

它袭击鸽子的成功率相当高，深夜，它
窜上屋檐，堵住鸽子窝，不等鸽子醒来，它
就拧断鸽子的脖子。当然，袭击哪个屋檐
下的鸽子窝，白天一定要踩好点。因此，经
常看到猫伸着懒腰，无所事事地闲逛，其实
它在踩点。

除此而外，猫还做其他的事情，它坐在
高处，观察着四周的动静，邻居大娘将一条
鱼放到砧板上，她突然想起别的什么事情，
转身离开了厨房，当她回来时，那条鱼不翼
而飞，找遍了厨房，也没有鱼。原来，一只
黄猫将鱼衔走了。

而且，猫聪明得很，这鱼它一般不会带
回主人的家，因为，这样一来，它很可能背上
恶名，要带回家的，只能是老鼠。

再傻的猫，一生中都要抓几只老鼠，并
且让主人亲眼看到。

和老爸喝茶。
不知何时开始，我起的比老爸还早，哪怕

是在周末。这天，一看阳光刚好，想起他之前
提起的茶馆，开张不久，味道不错。便提议一
起去探探虚实，谁知老爸一溜烟蹦起来，三下
两下整理好着装，点了一支烟，蹬着皮鞋铿铿
铿就下楼去。

这家茶馆离家不远，在坡博菜市场三楼，顺
着南沙路的林荫小道步行，大约十分钟行程。这
是街坊邻居买菜的必经之路，一路上都是斜斜的
树影，一明一暗平行排列，像钢琴的琴键。老爸
叼着烟，踏着“琴键”，翻着手中的报纸，还不时和
买菜归来的熟人打招呼，有些应接不暇。

我和老爸聊起南沙路当年的情景，聊起印染
厂、毛巾厂，还有那棵每晚撬开新手司机的发动
机盖的老树。这儿曾经是一座荒山，车道五六米
宽，牧童不时驱赶着黄牛穿行而过。除了轻车熟
路的老司机，大多数驾驶员都充满了耐心，摇下
玻璃，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前方正是坡博
村。但老爸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摘下眼镜，将其
往胸前口袋一插，正儿八经地给我补习南沙路地
理。大多数人一进山门就自以为进了坡博村，连
我奶奶都这么认为，时不时问我，啥时候回“坡
博”啊？但在当年那种曲径通幽的情境中，想造
访坡博村，光问一个牧童远远不够，一但过了毛
巾厂，就得小心观察，最好每棵松树下都问一名
童子，直到遇见一个长满高草的小径。虽说村子
就在此山中，但云深不知处。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坡博菜
市场的兴建，南沙路忽然有如神助，达到了我眼
中的城乡结合部最高水准。菜市场前著名的三
岔口正式成型，一夜间，走南闯北的人多了起
来，路边的茶馆像雨后春笋竞相萌发，颇有武侠
小说中城边小镇的风范。记得小时候我和老爸
不时钻进一家茶馆，店小二笑着迎上来：大哥大
哥这边请，这位公子可真俊俏。我躲在老爸的
身后，环顾四周，昏暗的空间中，宾客盈门，大
叔大伯们挥舞着手中的筷子，眉飞色舞地评论
着时下的种种，焦黄的菠萝包在唇齿间若隐若
现。我们在座椅之间穿梭，一不小心，我碰到一
位喝茶大叔的手肘，大叔手一抖，茶杯扣到了鼻
子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老爸回过身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叔头也没回，拿起一包
维达餐巾纸，放在掌间一拍，啪，然后从包装袋
破口抽出洁白的纸巾，细细擦拭衣服上的茶水，
嘴里咕哝着，没啥咧，没啥咧。他同桌的茶友发
出雷鸣般的笑声，仿佛遇到了一天之中最快乐
的事，我们在笑声中找到一个小桌子，和人拼桌
坐下。

说话间，我们抵达了坡博菜市场，一上三楼，
“本地茶楼”四个字赫然映入眼帘，仿佛是“龙门
客栈”的一个近义词。我们在喧闹中坐下，用热
水涮了碗筷，搬来凤爪包子，老爸跷着二郎腿，展
开报纸读了起来。我问，还记得那年和我们拼桌
的老人不？报纸后抛出两个字，哪个？我说，就
是那个自己带着馒头，来茶馆坐下，花五毛钱点
一壶茶的老人。报纸后又抛过来几个字，他说不
定是武林高手。我一想，这话挺有道理，说不定
哪天我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茶馆，和这么一张会说
话的报纸拼桌，也会探讨起武林高手的话题。而
那位拼桌的高手说不定也和我老爸一样，平时教
书上课，在回家忘带钥匙的时候，徒手赤膊从外
墙爬上三楼，用晾衣杆钩开家门，武力高强，心如
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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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那边的神仙
■ 潘丽群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告诉我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 ”
每当我听到这首《童年》时，总会想起

那段在吊罗山的时光。
那是一段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
那年，凤凰花开毕业季，我们一群十六

七岁的青少年，没有选择、没有条件、没有
自主地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
奔赴祖国最广阔的天地去。

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是海南三大
林区之一的吊罗山林业局。吊罗山是原始
森林，有着连绵起伏、层峦叠嶂、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的热带雨林，有着九曲回肠、飞流
直下、潺潺淙淙、淙淙潺潺的清澈山泉。我
们这群刚出校门，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迈
着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在这神秘的大山里
开始了青春的洗礼。

新奇和兴奋过后，便是艰苦的劳动。男
知青，采伐工，负责伐木；女知青，营林工，负
责种树。那时，除了油锯、拖拉机是机械化
外，其余全凭体力（其实油锯亦是凭体力的），
如集材、装车、清山、挖穴靠的是一刀、一锄、
一铲、一棒。流一身汗、滚一身泥、剥一身皮
是常态，而且还要“无雨大干、有雨加油干、大
雨拼命干”；“两个六点半、中午不休息、晚上
加一班”。即使这样，这群充满青春活力、血
气方刚的知青们，仍不失少壮不言愁的浪漫
情怀，一边承受着艰辛的磨练和砥砺，一边沐
浴着大山的绿意和岚气。

是的，吊罗山，神奇又美丽。茫茫林
海，山高水长，有古木参差、青葱苍翠的景
色，又有“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气
象。每当脱去一身裹着泥水和汗水的工作
服和防蚂蝗袜后，知青们总忘不了自娱自
乐，打打球，唱唱歌，拉拉琴，散散步。

时值黄昏，我总喜欢和山友一起，沿着
弯弯的山路，走到伙房后那座山的拐角处，
坐下来，望着对面的层层山峰发呆，常常幻
想着山尽头的样子。浑然真朴地想象着山
那边有没有神仙，因为小时候曾种下“田螺
姑娘”“人参娃娃”“白雪公主”的神话种子，
所以，神秘的大山激发了我们无尽的幻
想。曾经有一次，测量队的两位女知青在
山里迷路了。向晚时分仍不见归来，全场
上下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正当大家欲打火
把进山找寻时，忽见她们回到。众人欢呼，
有人说是仙人指路。事后，其中一位女知
青说，记得老工人说过，若是在山里走失
了，就沿着溪流方向，定能找到路。显然，
仙人指路，仅仅是假说，却更能拓展想象的
空间，大家潜意识里更愿意相信着“神仙”
这一善美的形象和无限的能量。是应了年
少多少憧憬？还是那原本就是爱做梦的季
节？抑或是幻想可给予那个环境中以意识
界的慰藉？总之，我们就这样，常常编织着
幻想，在一声声“顺山倒”的号子中，送走落
日，迎来日出。后来，终于知道，山的那边
是保亭的七指岭，再后来，开避为旅游胜
地，叫七仙岭，七仙的来历，还有典故出处。

今天，我们这一群已是“白发老闲事，青
云在目前”的当年知青，每每相聚时，总忘不了
那山里的岁月，总是不知倦烦地聊着刻骨铭
心的往事，还忘不了侃着“山那边有没有神仙”
的话题。可不，我们有过青春，有过幻想。

有幻想就有翅膀。


